第三节  《一地鸡毛》 
教学目标： 
掌握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的内容和艺术特点 
重点难点： 
1、  作品思想内容对传统小说的反拨。 
2、  作品的人物形象塑造与叙事策略。 
  
一、作者：刘震云（1958—） 
    河南省延津县人。1973年入伍，1978年复员，在家乡当中学教师，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到《农民日报》社工作。1988年到199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1982年开始创作。1987年发表的《塔铺》曾获1987—1988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主要作品有：《新兵连》，“官场系列”：《单位》、《官场》、《官人》；“故乡系列”：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中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头人》等。 
    《一地鸡毛》是《单位》的姐妹篇，“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发表于《小说家》1991年第1期。 
二、内容分析 
    小说以冷峻的笔调展示了主人公小林在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的纠缠和磨损中一步步地放弃理想、消解诗意，不断沉论的生存轨迹，从而完成了艺术上的双向透视：严峻丑陋的生存环境的针砭和无奈琐屑的生存本相的显现。 
    （一）日常生活的纠缠和磨损 
    小林在单位没有混上去，在家里同样一团糟，日常琐事构成了小林的全部生活内容，不知不觉中不断被纠缠和磨损。 
    1、豆腐变馊（始）：排队，未放冰箱，变馊，与妻子争吵。 
    2、抢购大白菜（终）：爱国菜，公家报销，五百斤。 
    3、偷水风波：瘸腿老头指责，窃水行为。 
    4、妻子调工作：向张局长求情，给接收单位管人事的头头送礼，不谙世事人情而受挫。 
    5、孩子入托：上理想的幼儿园奔忙，陪读。 
    6、“一地鸡毛”的象征：小林“梦见自己睡觉，上边盖着一堆鸡毛，下边铺着许多人掉下的皮屑，柔软舒服，度日如年。又梦见黑压压的人群一齐向前涌动，又变成一队队祈雨的蚂蚁。”——生活由无聊小事构成，销磨人的身心、个性，人为生活生存扭曲、疲惫：“上班下班，弄吃喝拉撒，弄大人小孩，大家都很疲劳。” 
    作者于《磨损与丧失》（《中篇小说选刊》1991年第2期）中写道：“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不是要你去上刀山下火海，上刀山下火海并不严峻。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 
    （二）理想的放弃和诗意的消解 
    1、学习——买豆腐。“过去临睡觉之前，小林有看书看报的习惯，动不动还爬起来记笔记。现在一天家务处理完，两个眼皮早在打架，于是这一切过程都省略了。能早睡就早睡，第二天清早还要起床买豆腐。” 
    2、看足球（精神生活）——买蜂窝煤 
    “小林前几年爱看足球，看得脸红心跳，觉得过瘾，世界性的明星，都能说出口，那时觉得人生的一大目的就是看足球，世界杯四年一次，人生才有几个四年？但后来参加工作、结婚以后，足球就渐渐不看了。看它有什么用？人家球踢的再好，也不解决小林身边任何问题。小林的问题是房子、孩子、蜂窝煤和保姆、老家来人。所以对热闹的世界充耳不闻。” 
    向老婆提出夜里看足球，遭抢白：“家里的蜂窝煤都没有了，你还要半夜起来看足球，还是累得轻！你要能让马拉多纳给咱家拉蜂窝煤，我就让你半夜起来看他！”于是只好放弃。 
    3、人生追求——生存妥协 
    刚毕业时很有理想，“谁也不是没有事业心，大家都奋斗过，发愤过，挑灯夜读过，有过一番宏伟的理想，单位的处长局长，社会上的大大小小的机关，都不放在眼里”。但几年之后，“很快就淹没在黑压压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满足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拉下面子帮同学卖盐水鸭挣外快，以每顿饭喝瓶啤酒为快乐：“什么宏图大志，什么事业理想，狗屁，那是年轻时候的事，大家都这么混，不也活了一辈子？” 
    4、两个影子 
    ①妻子小李——失去诗意： 
    “没结婚之前，是一个静静的、眉清目秀的姑娘……还有一点淡淡的诗意。” 
    “哪想几年之后，这位安静的富有诗意的姑娘，会变成一个爱唠叨、不梳头、还学会夜里滴水偷水的家庭妇女呢？” 
    ②同学“小李白”——丧失诗才诗情 
    “‘小李白’很有才，又勤奋，平均一天写三首诗，诗在一些报刊还发表过。豪放洒脱，上下几千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在话下，人称‘小李白’。惹得许多女同学追他”。 
    毕业后，为婚姻、孩子所累，沦落为靠卖咸水鸭挣钱度日的个体户。当小林问其写诗否，他回答：“狗屁！那是年轻时不懂事！诗是什么，诗是搔首弄姿混扯蛋！如果现在还写诗，不得饿死！”又说：“还说写诗，写姥姥！我可算看透了，不要异想天开，不要总想着出人头地，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 
    妻子失去诗意，同学丧失去诗才诗情，都是日常生活对人的销蚀和强行改造的结果。这既是小林沉沦的烘托，也是小林的生存样式在另一层面的折射，反映了生命个体被扭曲的普遍性。 
    （三）原则、操守和良心的丧失 
    1、成熟——圆滑世故 
    “有时小林想想又心满意足，虽然在单位经过几番折腾，但折腾就是成熟，现在不就对各种事情应付自如了？” 
    小林“成熟”的内涵就是虚伪的耍心眼，当瘸老头央求办事时，小林就表现出了这种成熟：“小林已不是过去的小林，小林成熟了。如果放在过去，只要能帮忙，他会立即满口答应，但那是幼稚；能帮忙先说不能帮忙，好办先说不好办，这才是成熟，不帮忙不好办最后帮忙办成了，人家才感激你。一开始就满口答应人家，最后没办成，反倒落人家埋怨。” 
    2、“加入其中”——同流合污 
    “这时小林也得到一个启示，看来改变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只要加入其中就行了。”加入其中就是不仅认可了原先自己不耻行为，还放弃自己的操守。 
    卖咸水鸭刚开始不好意思，后来就习惯成自然了：“小林感到就好象是娼妓，头一次接客总是害怕、害臊，时间一长，态度就大方了，接谁都一样。” 
    生活的挤压让他什么都可以做了：比如心安理得地收瘸老头送的礼品（微波炉）。 
    骂保姆——夫妻算计保姆，并扬言“让你滚蛋！”在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人身上发泄不平情绪。 
    忘记老师——曾经帮助过他的老师来找他帮忙看病，他没帮上。不久老师的死讯传来，小林虽然为此难受了一天，但“等一坐上班车，想着家里的大白菜堆到一起有些发热，等他回去拆开散热，就把老师的事给放到一边了。死的已经死了，再想也没有用，活着还是先考虑大白菜为好。” 
    可见小林的良心已经彻底泯灭了。 
    （四）意义 
    1、对构成生存环境丑恶因素的针砭，从而实现了对现实的审视批判功能。 
    作为生命个体小林的沉沦和堕落，乃现实中物和人的负面因素起作用。 
    ①前者——物质生活：生存空间狭窄，物质资源贫乏，无法满足人的基本需求，诸如工资低，吃穿住行都受限制，从而对改善生存状态提出了要求。 
    ②后者——社会风气坏，人性恶：幼儿园老师要炭火——隔壁邻居把小林孩子当陪读——医院医生开大方药——前三门单位管人事头头的小肚鸡肠——小林妻子单位头头以权谋私（给小姨子上班加了一趟车）。 
    2、消解虚幻的理想，直逼人的生存本相，对了解和正视人生、生存状态的真实，超越以往小说中虚饰的一面，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①刘震云：“五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浪漫主义，它所描写的现实生活实际上在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浪漫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对生活中的人起着毒化作用，让人更虚伪，不能真实地活着。”（《新写实小说家、评论家谈新写实》，《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 
    ②偏颇：人的物性存在的强化，人的主体性、丰富性的忽视。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人是一种符号化的动物：“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即使在实践领域，人也并不生活在一个铁板事实的世界之中，并不是根据他的直接的需要和意愿而生活，而是生活在想象的激情之中，生活在希望与恐惧、幻想与醒悟、空想与梦境之中。”（提问：“小林这一人物有什么局限和不足？”由此引入此话题） 
    ③对梦、精神的重新确认：《故乡面和花朵》“则是一个非经验的领域和世界。……这种写法打开了个人情感感觉与想像世界的通道。对我来说，由这个长篇写作开始，我的写作才真正具有了意义，开始进入创作阶段。”作者认为它表现的是“一种梦境”，而“梦是更丰富、更有趣的，而生活则是非常乏味、无情、冷酷的。”（《写作向彼岸靠近——刘震云访谈录》，张英《文学的力量》，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229、230、234页） 
三、艺术分析 
    1、人物塑造：超越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对艺术典型刻画的追求，而展现生命个体的在世界形态和生存本相，开掘其深层内隐的心灵世界，从而使人物的个性和共性达到了最大程度的统一。 

    2、叙事策略：将小说的重点由抒情写意转向了对日常生活、琐碎事件的如实记录。创作主体的情感、意念几乎排挤干净，价值判断近于中止，让生活事实以原生态的形式直接呈示出现，从而给人一种原汁原味的真实感受。 
    ①观念的转变：现象即真实：反拨“本质现象对立”的传统的反映论，契合现象即本质的现象学理论。张新颖：“在主体之外存在着一个先验自明的现实世界，它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当人为的逻辑和观念强加到现象世界，对自在物进行一厢情愿的‘施暴’式解释，它的真实性便被破坏了，被弄得面目全非。” 
    全篇七节，完全是生活流的罗列；豆腐事件——妻调工作——老家来人——给孩子看病——孩子入托——卖鸭子——抢购白菜。 
    ②并非记流水账式的不加选择实录，而是独具匠心的创新。 
    A 以豆腐始，以白菜终，呼应一地鸡毛，构思独特。 
    B 每节均以一事件切入，然后连环套般展开，并在自然叙述中融入哲思。 
    第一节主叙豆腐馊了，然后引出了“妻子指责”——“保姆不买账”——“打碎暖水壶和花瓶”旧账——“单位不顺”——“查水表老头的数落”——“吃剩菜”——“学习——买豆腐”（生活精神对比）哲学观照。 
文学的生命在创造而非复制生活。


































































